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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麗的「存在」

在《美好2013》中，黑澤清執導的短片《美麗新灣計劃》，為這個以「Beautiful」為主題的四段式作品拉開帷幕。
此前一直拍長片的黑澤清，今次卻被委約創作短片，於是，他腦海中第一個形成的想法，便是「由於知道無法在戲中詳細去解釋究竟發生了甚麼，索性直接大
膽地刪減內容和情節。」在他看來，這段短片選擇講述「一個女孩有件東西被拿走，她則一定要拿回來」的故事，比較容易短時間內表達出來。

「其後，又要再想，她的甚麼東西被人拿走後，會覺得不喜歡，而一定要拿回來呢？」黑澤清的第一反應是「她的名字」。他相信：「不只是女性，即使是男
士，也不會喜歡自己的『名字』被人拿走亂用，但不知短片中的表達，能否讓觀眾get到這一層。」

一個建築工地上的女孩，被「富二代」搶走了「工牌」。外表看來，工牌只是一件物件，懂得分析的人略一解讀，便揣測出，印了名字的「工牌」象徵了「身
份」，而黑澤清的意圖其實更多了一層「存在」。

「戲裡講到，那物件代表了女孩的存在價值，那就是她存在的意義，所以對她來說很重要。」
熟諳黑幫動作片套路的黑澤清，此前作品中雖也不乏動作元素，但以加插為主，最多也只是些輔助片段，而這次，則有了很好的機會去拍他渴望已久的「純動
作戲」。儘管是實實在在拳腳相加，他也故意做了超現實的處理。女孩一路KO對手，不過滿場始終滴血不見。黑澤清說：「正常來說，打到那個地步當然會見
血，但一見血，觀眾就容易聯想到，是不是有人受了傷，是不是有人被打死了？負面情緒就會出來。」而他，希望觀眾能純粹享受電影本身。

他又靦腆說道：「但這樣一套戲在香港放映，就有些擔心，因為始終這裡才是功夫電影的發源地。」
正常拍一套劇情長片時，總會有些要求、迎合、平衡，按黑澤清的話說：「商業味始終比較重。」但《美好2013》除委約了主題「Beautiful」之外，一切任憑創
作者自由發揮，因而他這一次，全程可謂得心應手。

一個開心的夢

把成功的小說文本影像化，從來都是件事倍功半之事，更何況是《贖罪》這種過於精彩、完整、簡潔的文本。原著中五位女主角各有一段「過去」的清晰結
構，到黑澤清的影像中，變為「過去」與「現實」的不斷交疊。

「因為有五個不同的女主角，所以《贖罪》牽涉了很多人的『過去』，而去表現這些『過去』是最困難的。」黑澤清對現時完成的版本還是比較滿意，他說：
「使五個一模一樣的故事表現出不同，五位演員的高超演技當然是重點，在她們的幫助下，這五個故事最終各有獨特之處。」

《贖罪》小說中最後一位女主角的「過去」，其實最難被轉化成影像。這也是部分原著迷對黑澤清版本的質疑之處：最後一幕中的「往事」，出自女主角的口
述，不是真正去還原「過去」。黑澤清對此相當理智：「因為拍攝難度非常大，如果搬演二十幾年前的情境，就要花費大量的時間、金錢，去重新搭建許多場景。」

倘若熟悉黑澤清的作品，不難發現，從《X聖治》（Cure）、《惹鬼狂叫》（Retribution），到《贖罪》，他的創作常會涉及由「過去」所引發的罪惡，實際上，從個
人的偏好來說，他自己更喜歡去講「現實」。「其實『過去』到底發生了甚麼並無所謂，那不是我最關注的東西。」但始終又因為在拍這些驚嚇、迷幻的題材，所
以他喜歡使用「開場便見到屍體或出現幽靈」的表現方法來說故事，所以一開始，觀眾就會好奇「這個人為甚麼會死？」或者「這個幽靈為甚麼會出來？」如此
一來，往往並非刻意涉及「過去」，而是從敘事需求上，講出前史，為觀眾解惑。

《贖罪》的製作要求，歸根結底並非電影，而是劇集，加之原著又那樣受歡迎，對黑澤清來說，創作《贖罪》的過程本身就是全新的挑戰，而他也覺得自己
做得很好。他表示「從沒想過這套作品能參與任何的電影節」，因而當《贖罪》受邀前往威尼斯電影節展映時，他形容自己的心情「就像做了一場很開心的
夢」。

電影是恐怖的體驗

黑澤清早年的影像風格，其實相當尷尬，連他自己都承認是「兩頭不到岸」。一方面他非常憧憬美式風格，純好萊塢式電影中的緊張感令他頗為執
迷，但身為創作者的他，身在日本，影片背景是日本，場景演員都在日本，所以漸漸也清醒於自己「沒有可能擺脫日本的影子。」時至今日，黑
澤清仍在思考，自己作品的風格觀感與其他當代日本導演不同的原因，或許正是「對美式電影那種目標的追求，和現實所使用的材質間的矛
盾。」他認為：「那種不平衡的感覺，可能使我同其他人不同。」

「日本」是一種不自覺而為之的觀感。就像人們注意到，他作品中的環境音效往往是一種平穩而緩慢的「工業作業音效」，近似於被刻意
壓低的嗡鳴聲。實際上會產生這樣的效果，並非刻意，而是因為他電影主要的拍攝場地是東京，那種壓抑低沉的嗡嗡聲，恰恰是「東京」
的聲音。黑澤清進一步解釋：「東京是這樣的，或許香港也是，包括此時此刻，我們所在的這間房，在這個建築物之中，可能左鄰有
人居住，右里是商用的。而樓上樓下正發生㠥甚麼？很可能一個殺人事件剛剛結束。」人的氣息無處不在，而他影片中近似「工業
音效」的音效，正是「人」的聲音，亦是「城市」之聲。

所謂「恐怖」究竟是甚麼？而黑澤清又恐懼些甚麼？
他狡黠地眨了眨眼。「我本身當然有害怕的東西，但我並不會把自己覺得恐怖的東西放進電影中。」
黑澤清式的「恐怖」，從來不是有形的、昭然若揭的「驚嚇」，而是內心壓迫式的「體驗」。
黑澤清最初接觸電影時，看的就是《哥斯拉》式的怪獸電影，而他對於電影的「初體驗」，便是「恐怖」。對他來說，進
戲院看一套電影這件事本身，已經同恐怖、害怕緊密掛㢕。

「你想一下，在一個四方格的密室中，熄掉所有燈，四周都很黑暗，而黑暗中，有東西在畫面中移動。看㠥看㠥，
畫面上的人頭還會突然放大。」對黑澤清來說，即使在放映的是一套喜劇，但在戲院中觀賞這種「體驗」，已經是
「恐怖的體驗」了。按他的話說：「不論在看的內容是甚麼都好，『看戲』就很恐怖。」

而在一個黑暗封閉的環境中，身為恐怖片的導演，當然更要令觀眾感到期待與刺激。「令大家去猜想，啊接
下來會發生甚麼事？下面會變成怎樣呢？這些疑問都會是『恐怖』之一。」

在影像世界中嘗試表達「幽靈」或「恐怖的東西」，重點在於讓人們感受到那種「存在」。黑澤清認為：
「如果影像上看不到，就要用其他方法，去表現出這些實際不存在或是肉眼看不到的東西。」即是表現

一種感覺——「風」是黑澤清常常使用、也認為是「好用」的道具。他說：「柔和的『風』可以在攝
影機和目標物中間若隱若現地搖動，讓觀眾相信，雖然他們看不見實物，但有些『東西』在那裡。」

而黑澤清常常使用的道具就是「塑膠布」，希望通過「半遮半掩」，勾起觀眾內心的疑問。他解
釋道：「如果拍一個杯子，只是拍杯子就沒有懸念，但擺一個半透明的東西，遮住或怎樣都
好，人們心裡就會產生一個疑問：這塊東西用來做甚麼？他們沒有確切的概念，就會思考它
到底是甚麼？」他認為這也是非常有電影感的表現手法。

樂觀看待現狀

沒有一個攝影機背後的人，會不愛film（膠片）吧。但十年前digital興起時，黑澤
清便一直在嘗試，究竟這種最新的技術可以做到怎樣的地步？而他認為最理想的
拍攝環境便是「想用film時就用film，而想用digital時就用digital。」

Digital的廣泛運用，也令日本當今的「電影」與「劇集」的距離愈加縮
短。黑澤清表示：「現在的傾向是兩者都用digital去拍，而且如果拍電視劇
的話，掣肘會比電影少很多，加上日本的電視與電影演員高度重疊，所
以將來兩者的距離只會愈來愈短。」雖然他也承認日本近年來有不少
賣座、較受歡迎的電影作品（包括動畫），但他又清醒地指出：「整
體的品質已經慢慢在降低，真真正正有趣的電影很少，反而是經
過計算而比較賣座的電影很多。」黑澤清說：「去拍好看的、
高質素的電影，也愈來愈困難。」

那麼，對這樣的現狀會否感到悲觀？
這位被譽為當代日本電影鬼才的「心理驚悚」大師笑
得開懷，他說：「我可完全是個樂觀主義者呢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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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澤清 ■《贖罪》改編自湊佳苗同名原作，由《東京奏鳴曲》導演黑澤清編導

這一年來，黑澤清是香港觀眾最不陌生的日本當代電影導演之一。

當然不只是因為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與內地網站合作的委約作品《美好2013》，早在去年年末，由他所執導的日劇

《贖罪》，在「香港亞洲電影節」放映，合計300小時的作品，以上下集形式，一氣呵成登陸百老匯院線。當然，許多

觀眾都是衝㠥湊佳苗（《贖罪》原著作者）而來，但黑澤清這名字，與那超長的作品時長，也被人們牢牢記住了。

該怎樣界定黑澤清的創作路向呢？

犯罪驚悚？他也拍過徹頭徹尾的溫情故事，如《東京奏鳴曲》。恐怖神怪？別忽略他早年是從「粉紅電影」中嶄露

出懸疑功底的。迷幻超現實？可他又能實打實地把黑幫動作題材執導得好看。那麼，姑且稱他是一位擅長「心理驚悚」

類型的影像探索者吧。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　攝：潘達文

日本「心理驚悚」大師


